
117 

《酉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 

─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 

康韻梅＊
 

摘 要 

段成式（803-863）《酉陽雜俎》是現存唐末重要的小說集，被《四庫全書》肯定

為「小說之翹楚」，魯迅（1881-1936）《中國小說史略》在分析唐代小說集時，特別

將《酉陽雜俎》歸為「雜俎」一類，與其他的唐代諸「傳奇集」有別。本篇試圖從

魯迅所提挈全書「或錄或敘」和「分類敘述」的敘事特質，抉發全書兼具了魯迅所

界定的「志怪」和「傳奇」小說次文類的文體風格，甚至形成歷來小說分類的跨越

性，因而理解魯迅不以段成式在《酉陽雜俎‧序》所自我認知的「志怪小說」去界

定全書，而是以其書名「雜俎」將之歸類。即在魯迅小說史的脈絡下思考，《酉陽雜

俎》已跨越了志怪∕志人∕傳奇等小說的次文類，故魯迅將之歸於取自段成式自名

的「雜俎」一類，實有其理。 

關鍵詞：段成式、酉陽雜俎、魯迅、雜俎、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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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Genre and Narration of You 

Yang Za Zu: The Inspection Concentrated 

on Lu Xun’s Perspective 

Kang, Yun-Me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You Yang Za Zu (The Miscellaneous Morsels from You-yang) is a book written by 

Duan Cheng Shi (803-863). It is a significant collection of fiction in the late-Tang Dynasty. 

Moreover, it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Outstanding Fiction” in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Lu Xun classified it as “Za Zu” (miscellany) which is apart from other 

“legendary collection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veal its subgenre style of “Za Zu” 

between “anomaly” and “legend”. Lu Xun has defined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hole book with “record/narration” and “narrative features”. In this way, You Yang Za Zu 

forms a cross-boundary character in the history of fiction classifications, so this is the 

appropriate way to understand Lu Xun’s perspective in classifying it as “Za Zu” with its 

argument. 

Keywords: Duan Cheng Shi, You Yang Za Zu, Lu Xun, Miscellany,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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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 

─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
＊
 

康韻梅 

一、前言 

晚唐段成式（803-863）的《酉陽雜俎》是目前唐代小說集少數流存後世者，成

書分兩階段完成，前集 20 卷、續集 10 卷1，所記數量龐大且內容博雜、形式不一，

在唐代小說集中，甚為特殊。《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於子部小說家類云：「段成式

《酉陽雜俎》三十卷」2，《四庫全書》將之歸於小說家類「綴輯瑣語」之屬3，可見

由《新唐書‧藝文志》到《四庫全書》都以「小說」將之定位。而魯迅（1881-1936）

《中國小說史略》則對於《酉陽雜俎》的小說文類，作了更為細微的辨析。 

關於唐代小說的討論，魯迅分成「唐之傳奇文」和「唐之傳奇集及雜俎」兩個

部分來談，其中最耐人尋味的是魯迅在「唐之傳奇集及雜俎」篇目中標示了「傳奇

集」和「雜俎」，即他認為唐代小說集分為「傳奇」和「雜俎」兩類，而其分別列舉

的裴鉶《傳奇》和段成式《酉陽雜俎》的書名，適與章節標題相映。又魯迅認為牛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之成果，曾發表於「第十三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蒙特約討

論人王國良教授指正，正式投稿《成大中文學報》，復得兩位匿名審查者賜予寶貴意見，特此一併致

謝。 

1 《酉陽雜俎》的成書是一長期積累的過程。周勛初指出《酉陽雜俎》分為前集與續集兩大部分，兩者

成書時間有一段距離。見氏著：〈《酉陽雜俎》考〉，《唐人筆記小說考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6），頁 233。程毅中依據續集〈寺塔記〉的序文言：「大中七年歸京」，可以得知續集寫作於唐宣

宗大中 7 年（853）之後。見氏著：《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頁 251。 

2 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卷 59，頁 1542。 

3 《四庫全書》將子部小說家類分為三種流派，即「其一敘述雜事，其一紀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

清‧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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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孺《玄怪錄》和其後繼的摹擬者李復言《續玄怪錄》、薛漁思《河東記》、張讀《宣

室志》皆屬傳奇集之屬；至於專記唐代故事且多誇遠方珍異的蘇鶚《杜陽雜編》和

間有實錄亦言見夢升仙的高彥休《唐闕史》，亦皆為傳奇，但稍有了遷變；而康駢《劇

談錄》漸多載世務，孫棨《北里志》專敘狹邪，范攄《雲溪友議》特重歌詠，這幾

部作品「雖若彌近人情，遠於靈怪，然選事則新穎，行文則逶迤，固仍以傳奇為骨

者也。」4換言之，魯迅將它們都歸類為「傳奇集」，至於「雜俎」僅存《酉陽雜俎》。

「雜俎」之名，應是魯迅擇取自《酉陽雜俎》一書，即他認為《酉陽雜俎》自成一

唐代小說集的次文類。同時，魯迅對該書有如下之評：  

或錄秘書，或敘異事，仙佛人鬼以至動植，彌不畢載，以類相聚，有如類書。

雖源或出於張華《博物志》，而在唐時，則猶獨 之作矣。每篇各有題目，

亦殊隱僻，如紀道術者曰〈壺史〉，鈔釋典者曰〈貝編〉，述喪葬者曰〈屍穸〉，

志怪異者曰〈諾皋記〉，而抉擇記敘，亦多古豔穎異，足副其目也。……。又

有聚文身之事者曰〈黥〉，述養鷹之法者曰〈肉攫部〉，續集則有〈貶誤〉以

收考證，有〈寺塔記〉以志伽藍，所涉既廣，遂多珍異，為世愛翫，與傳奇

並驅爭先矣。5 

魯迅不僅辨識《酉陽雜俎》的類別，並勾勒出全書敘述的特色，首先是《酉陽雜俎》

的內容博雜，其中有得自「秘書」者，有出於段成式的敘述。其次指出全書以類敘

述，如同類書，殆源出於晉人張華（232-300）《博物志》分類記述的書寫6，但是在

                                                 
4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 79。 

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頁 80-81。 

6 現存的《博物志》版本有二，一是常見的通行本，一是清代黃丕烈刊行的《士禮居叢書》本。兩者內

容雖然相同，但通行本有分類目，《士禮居叢書》本則只分卷不分目；此外，兩者敘述的次序和條文

分合，也不盡相同。黃丕烈於〈刻連江葉氏本《博物志》序〉言：「予家有汲古閣影鈔本《博物志》

末題云：『連江葉氏』，與今世所行本敻然不同，嘗取而讀之，乃知茂先此書大略撮取載籍所為，故自

來目錄皆入之雜家。其體例之獨創者，則隨所撮取之書，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如卷首《括地象》畢

方繼以《考靈耀》是也。以下雖不能條舉所出，然《列子》、《山海經》、《逸周書》等，皆顯然可驗。

今本強立門類，割裂遷就，遂使蕩析離居，失其恉趣，致為巨謬矣。考晁氏《讀書志》及《文獻通

考》皆載周日用注十卷，即是此本。晁云首卷地理略，後有讚文，實為吻合，遂刻之以正今本之失。」

見晉‧張華：《博物志》，收入清‧黃丕烈輯：《士禮居叢書》第 14 冊（上海博古齋景印，1922），頁

1。黃丕烈認為宋代連江葉氏本《博物志》就是《郡齋讀書志》和《文獻通考》所著錄的版本，認為

更接近原書，同時指出該版本是按照撮拾典籍分別列述，通行本強立門類，因而破壞原書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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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則為首見。此外，全書篇目的標題，非常「隱僻」，魯迅例舉了一些篇目，甚至

引述文本佐證，同時也因之展現了《酉陽雜俎》觸及面向甚廣的內容，而這些內容

又多涉珍異，故受到世人的喜愛，因此能夠和傳奇並駕齊驅。魯迅對《酉陽雜俎》

的觀照可謂面向廣涉，且切實允當，惜過於精簡，而留下可以再進一步思索的空間。 

首先是「與傳奇並驅爭先」之語凸顯出魯迅區隔了《酉陽雜俎》與《玄怪錄》

以降的諸傳奇集。魯迅以敏銳的小說史家的眼光，觀察到《酉陽雜俎》與他所界定

的唐代傳奇集有別，而具特殊的書寫特色，獨自成為「雜俎」一類，即魯迅認為《酉

陽雜俎》不同於唐代大多數小說集為「傳奇」而是「雜俎」。「傳奇」和「雜俎」在

內容和形式上如何區別，魯迅所提的「傳奇」彌近人情，遠於靈怪、選事新穎、行

文逶迤，「雜俎」則或錄秘書、或敘異事、所涉甚廣、彌不備載、以類相從，似乎已

從內容、形式上大致區分辨別兩者，然仍需詳細闡釋。此外，魯迅雖言《酉陽雜俎》

殆源出於《博物志》，但亦不以定義《博物志》的「志怪書」稱之，可見魯迅亦對「雜

俎」與「志怪」作了界分。是故雜俎與傳奇、志怪的區別，便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

題。其次是魯迅所述及《酉陽雜俎》的或錄或敘、以類相聚、題目隱僻、所涉甚廣

等敘述特色，亦應深入闡揚，相信通過《酉陽雜俎》的敘事研究，則可更為清楚地

呈現全書的文類特質。 

二、雜俎／傳奇／志怪：《酉陽雜俎》的文類歸屬游移 

如前所言，在魯迅小說史觀的脈絡下，已將《酉陽雜俎》另立一「雜俎」類別，

                                                 

李劍國則認為《士禮居叢書》本《博物志》源於宋刻，通行本似為後人編排分類而成。但宋本雖然早

出，亦非原作，不一定最接近原貌。見氏著：《唐前志怪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頁 315。范寧則懷疑士禮居所刊非南宋本，而是明刊本。詳見氏著：《博物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

1980），頁 164-166。由於兩個版本都非原本，《博物志》分類敘述的形式極有可能為後出，但甚難定

奪。魯迅所見《博物志》定為通行本，故發此論，不過他以「或源出」來表達，顯示他自覺在原書面

目難辨下，僅是一種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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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傳奇」和「志怪」區別。李宗為亦附和其說，認為《酉陽雜俎》「與傳奇相去

益遠，開有唐雜俎之體。」7所謂「雜俎之體」的指涉，必須與「傳奇」、「志怪」之

小說類別參照而得。 

首先可以從段成式的自我界定來思考。《酉陽雜俎》與大部分的唐代小說集多已

散佚不同，前集和續集今皆留存，還可見段成式完整的序言： 

夫《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怪也。詩人「南淇之奧」，近乎戲也。固服縫

掖者，肆筆之餘，及怪及戲，無侵於儒。無若《詩》《書》之味大羹，史為折

俎，子為醯醢也。炙鶚羞鼈，豈容下箸乎？固役而不恥者，抑志怪小說之書

也。成式學落詞曼，未嘗覃思，無崔駰真龍之歎，有孔璋畫虎之譏。飽食之

暇，偶錄記憶，號《酉陽雜俎》，凡三十篇，為二十卷，不以此間錄味也。8 

這是段成式對自著《酉陽雜俎》所作的說明，可以看出此番序言，是出於一種辯護

姿態來陳述所記涉及「怪」、「戲」的內容，根本原因是傳統學術對於怪力亂神和諧

謔題材的排斥，段成式以儒家《易》、《詩》等經典亦涉及「怪」、「戲」，證明所記「及

怪及戲」並不有害於儒家觀點。這是從儒家經典為本位的思考。段成式還更為積極

地以滋味比喻學術，將志怪小說與「詩書」、「史」、「子」並列，由不同性質和滋味

的食物，來肯定志怪小說雖為「炙鶚羞鼈」特異食物，但仍別有滋味，同時自己就

是獨沽此味，所以「固役而不恥」，在「飽食之暇」紀錄記憶所得。將「志怪小說」

與「詩書」、「史」、「子」並列，進而標舉，並以食物多味為喻，取得理解，賦予「志

怪小說」的獨立意義。9段成式所論不可不謂觀念新穎，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序中

「志怪小說」一詞實為在文獻中首次出現，且可視為段成式對《酉陽雜俎》全書性

質的自我界定。換言之，段成式認為自己撰寫的《酉陽雜俎》是「志怪小說」，然而

此「志怪小說」應是指記載怪異題材的小說，尚不涉及小說的文類的概念。 

明代胡應麟（1551-1602）非常重視《酉陽雜俎》一書，於〈增校酉陽雜俎序〉

                                                 
7 李宗為：《唐人傳奇》（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171。 

8 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序〉，《酉陽雜俎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 1。

本論文所引《酉陽雜俎》文本，皆依據此版本，故不另贅注。 

9 在歷來史書的學術圖書著錄中，諸多小說著作是歸於「史部」或「子部」，在此，段成式以味為喻，

將「志怪小說」從「史」、「子」中獨立出來，這是一相當先進的見解。 



康韻梅：《酉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 

 

123 

一文中陳述： 

志怪之書，自《神異》、《洞冥》下，亡慮數十百家，而獨唐段氏《酉陽雜俎》

最為迥出。其事實譎宕亡根，馳騁於六合九幽之外，文亦健急瑰邁稱之，其

視諸志怪小說，允謂奇之又奇者也。10 

胡應麟提出了自《神異經》、《洞冥記》以降的「數十百家」的「志怪之書」，認為《酉

陽雜俎》與其他「諸志怪小說」相比是「奇之又奇」的「志怪小說」；此外，胡應麟

還以《酉陽雜俎》為他將小說所分六類中的「志怪」的代表作品之一：「一曰志怪，

《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11

可見胡應麟所述之「志怪」，已經具有了小說次文類的意涵，他並以「志怪」來界定

《酉陽雜俎》。魯迅的小說觀念多受胡應麟影響，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亦標舉「六

朝鬼神志怪書」，但魯迅卻不以「志怪書」來界定《酉陽雜俎》，尤其魯迅推論《酉

陽雜俎》「以類相聚」的書寫形式是由晉張華《博物志》著名的志怪書而來，卻仍作

此判定。 

在陳述諸家的看法之後，回頭檢視段成式對自己著作所持觀點，既界定全書性

質為記述怪異的「志怪小說」，自然與魯迅所定義的「傳奇」不能歸於同類，必有所

區別。程毅中特別針對此點，指出段成式承繼魏晉六朝小說傳統，對唐代已蔚為大

國的傳奇小說，採取漠然無睹的態度。12既然所錄是志怪小說，何不以「酉陽錄」、

「酉陽記」稱之，而「雜俎」亦是出於段成式自命，名為「雜俎」，自然會令人思及，

與書序以味設喻有關，「雜俎」即博雜陳設「炙鶚羞鼈」的「志怪小說」，如此一來，

可以認定段成式自認所記內容是「志怪小說」，「雜俎」則偏重在表達形式的強調。

而前述魯迅所提的「傳奇集」和「雜俎」的敘事特色，亦是從內容、形式上大致區

分辨別兩者，是故對於《酉陽雜俎》敘事的掌握，是理解《酉陽雜俎》小說文類歸

屬的基礎。 

                                                 
10 明‧胡應麟著：《少室山房類稿》，收入胡宗楙輯：《續金華叢書》方域類第 29 冊（臺北：藝文印書

館，1972），頁 3。 

11 明‧胡應麟著：《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頁 282。 

12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頁 249。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六 十 六 期 

 

124 

三、《酉陽雜俎》的敘事特色 

關於《酉陽雜俎》的敘事特點，魯迅對全書的概述中，實已切中其要，惜未加

以深入闡釋，以下則提挈出其中兩點關鍵全書文類性質的敘事特色，並嘗試抉發此

敘事特色與全書文類性質的關聯性。 

（一）或錄或敘 

在《酉陽雜俎》全書的序言中，段成式自述「飽食之暇，偶錄記憶」，而於前集

卷 14〈諾皐記上‧序〉亦見「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之言，似乎顯示全書

是一近於「傳錄舛訛」的紀錄而非出於「幻設作意」的撰作，據此自然是魯迅所謂

的「志怪」而非「傳奇」的撰作特色。13對於段成式自述「偶錄記憶」、「偶疏所記」

的問題，胡應麟於《少室山房筆叢‧藝林學山七》提出他的看法： 

蓋《雜俎》雖唐人采摭，然所記大率本諸前代遺書，如任昉《述異記》二卷，

皆雜錄古書奇事，非作者自撰也。《酉陽》所摭書近率不存，故讀者以為成式

自撰。今考其所引道、釋二典及《山海經》、《博物志》者，往往本書具存，

即其他可見。……惟唐事多段自紀，熟玩《雜俎》自當得之。14 

胡應麟認為《酉陽雜俎》所記唐代以前事大都為採自前代遺書，一如任昉《述異記》

二卷，皆雜錄古書奇事，非作者自撰，只是所引古代書籍多不存，所以讓人誤解是

段成式所撰，而有關唐代事則多為段成式所自紀。即以敘事內容所涉時代為界分，

以唐代為分界點，分為引述古籍和作者自撰（自紀）兩部分。胡應麟認為《酉陽雜

                                                 
13 魯迅引述胡應麟對唐代變異之談的看法，而提出他對於唐代傳奇的看法：「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

變，雖尚不離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

著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胡應麟（《筆叢》三十六）云：『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

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見氏著：《中國小說史略》，《魯迅

小說史論文集》，頁 59。 

14 明‧胡應麟著：《少室山房筆叢》，頁 244。該著〈華陽博議下〉亦有類似的見解：「余考成式所引書

多出前代諸小說及釋、道二藏者，今本書大半不傳，故沈謂成式之誕，其傳者十九可徵也，惟唐本

朝多誕則段為之。」（頁 406）對於沈括《夢溪筆談》批評《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妄，胡應麟指出《酉

陽雜俎》所記載唐以前事，多依據前代小說和釋道二書，記事的誕妄是依據前代之書導致，但唐代

之事的誕妄則是段成式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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俎》不只是對前代遺書中怪異之事的紀載，亦有段成式對唐代之奇聞異事的撰述。

這是胡應麟觀察全書的結果，魯迅「或錄秘書，或敘異事」的觀點殆承襲自胡應麟，

只不過魯迅並未以唐代為斷限，區別「錄」、「敘」二者，而認為《酉陽雜俎》的成

書包括了紀錄典籍和敘述異事。 

段成式所言「偶錄記憶」、「偶疏所記」究竟何指，而胡應麟所認為的《酉陽雜

俎》是出於雜錄古書和自撰（自紀）與魯迅的「或錄秘書，或敘異事」的意涵，以

及錄／敘二者真的是否以唐代為斷限，皆必須依據《酉陽雜俎》文本敘事面貌，進

行更為精確的考察。 

前述段成式自言閱覽歷代怪書而分條記載為〈諾皐記〉，說明其記述來源是典籍，

典籍所記確為《酉陽雜俎》題材來源之大宗，然《酉陽雜俎》的文本除了出於段成

式瀏覽群籍所得外，尚包括取自傳聞和親身經驗的記述。15如此一來，自然就會在敘

事上形成不同的風貌，最為表象的可觀察之處，就在敘事中，出現某些固定的敘述

形式。如或陳述書名，則清楚顯示摘取典籍；或以「舊言」、「相傳」、「某某言」等

方式帶出敘述，表示取自傳聞；或敘事為「予」或「成式」現身說法，毫無疑義是

出於親身經驗。 

首先是關於紀錄典籍。段成式因為官職之故，而得以閱覽公家藏書，《酉陽雜俎》

續集卷 4〈貶誤〉有段成式自述「開成初，予職在集賢，頗獲所未見書」。16又根據

《舊唐書》卷 167〈段成式傳〉記載：「以蔭入官，為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

                                                 
15 王國良由干寶《搜神記‧序》的內容推知六朝志怪的撰作來源，包括了援引舊籍和得自見聞者。參

見氏著：《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頁 53-57。段成式《酉陽雜俎》

的撰作大致相類，但全書中則有許多出於段成式親身經驗的內容。 

16 《舊唐書‧段成式傳》並未記載段成式任職集賢院事，但方南生考訂段成式有可能以蔭先入官集賢

院，再任秘書省校書郎。見氏著：《段成式年譜》，收入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臺

北：源流出版社，1983），頁 326。而段成式〈寂照和尚碑〉自署「宣德郎守秘書省著作郎充集賢殿

修撰上柱國段成式纂」。詳見清‧王昶：《金石粹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卷 108，頁 39。依據

此則資料，應是段成式以蔭為秘書省校書郎兼為集賢殿修撰。於續集卷 7〈《金剛經》鳩異〉敘述王

某讀《金剛經》四十年得避杖刑事末言：「予職在集仙，常侍柳公為予說。」續集卷 8〈支動〉有「予

同院宇文獻云」，許逸民認為「集仙」就是「集賢院」，「院」就是指「集賢院」。見唐‧段成式撰，

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頁 197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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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書籍，批閱皆遍。……解印，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

深於佛書。所著《酉陽雜俎》傳於世。」17可見段成式在集賢院和秘書省任職時，閱

讀了許多朝廷所藏典籍；又其閒適在家時，廣讀家中所藏豐富書史佛經。18《酉陽雜

俎》的撰作必與段成式如此廣閱精研典籍密切相關。事實上於《酉陽雜俎》中，段

成式也常自述其廣覽群書的情形。在前集卷 17〈廣動植之二‧蟲篇〉記述「蠅」時

言「蠅，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為所擾」，段成式自稱一己「蠧

書」，顯示他酷愛讀書，而「日讀百家五卷」則意味他每日皆有讀書習慣，且領域廣

泛，日有進程。19在《酉陽雜俎》中遍見引書的情況，尤其幾乎可以以讀書札記視之。

續集〈貶誤〉篇中還可見段成式屢屢以「予讀」的形式，帶出一己所閱讀的典籍。 

博覽典籍的內容如何呈現在《酉陽雜俎》的敘事中，可以細分為好幾個面向。

首先是直接引述典籍的內容，例如前集卷 11〈廣知〉中有一則敘事完全是引述《登

真隱訣》、《玄中記》、《世說》、《淮南子》而成，而《登真隱訣》所述則是引述《太

清外術》的內容，形成引述中的引述。又前集卷 13〈尸穸〉引述《水經》、《漢舊儀》、

《旌異記》呈現冢墓的機關設置。這些敘事以典籍的內容為主體，是為真正體現「錄」

的記述。其次是引述典籍所記作為佐證或被佐證的資料。以典籍所載，作為記述內

容佐證的敘述，最為典型的是續集卷 4〈貶誤〉的敘事，段成式幾乎於每一則敘事中

具體引述典籍，來考證所述內容，例如述及當時習俗於門上畫虎頭，書「聻」字，

便以「予讀《漢舊儀》」說明此俗之所從自。從今人許逸民的校箋中，得知《酉陽雜

俎》大量記載《漢舊儀》的資料，可以證實段成式將一己閱讀的知識，紀錄下來，

故以所睹典籍作為所述的註記，如前集卷 15〈諾皐記下〉：「山蕭，一名山臊。《神異

經》作𤢖，《永嘉郡記》作山魅。」《酉陽雜俎》亦見直接引述其事，然後證實典籍

所記為實。如此一來，典籍所載便成了被印證的對象。典籍所載在敘事中作為佐證、

                                                 
17 後晉‧劉昫等著：《舊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頁 4369。 

18 許逸民分析《舊唐書‧段成式傳》所記屬兩個不同時段，一是在開成初年，段成式大約三十幾歲，

一是在大中末年，段成式已逾半百之年，顯示段成式終生都在讀書。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

〈前言〉，《酉陽雜俎校箋》，頁 9。 

19 《太平廣記》卷 197 引《南楚新聞》云：「唐段成式詞學博聞，精通三教。復強記。每披閱文字，雖

千萬言，一覽略無遺漏。」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頁 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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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或被證實所記，也因此被紀錄。除了直接引述典籍所記外，尚見有轉述典籍

所記，例如前集卷 2〈玉格〉中敘述趙業入冥司遊上清的事件，於文末云：「趙著〈魂

遊上清記〉，敘事甚詳悉。」此一註記表明所述得自趙業〈魂遊上清記〉，所述為當

事人的著作自然信實。 

《酉陽雜俎》引錄典籍雖見列書名引述，但不引出處者更眾，往往直接記述，

或者以「舊記」之詞，含混述之。據今人許逸民的考證，《酉陽雜俎》引述的典籍非

常龐雜，其中亦多今已散佚的典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酉陽雜俎》的評論是：

「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笈，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

病其浮誇，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以來，推為小說之翹楚，莫或廢也。」20指陳出其

雖內容詭怪無稽，但卻見有「遺文秘笈」，所以即使得到「浮誇」之議，仍廣被徵引，

從唐代以來被視為小說之「翹楚」而流傳後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評論似乎對

《酉陽雜俎》所記內容的浮誇不以為然，但從保存文獻來肯定全書的價值，並以之

解釋其所以傳世的原因。可見因為《酉陽雜俎》的紀錄，而保存了許多「遺文秘笈」

的內容，書名「酉陽雜俎」之「酉陽」，便顯示段成式成書多取自逸典的特質。21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雜錄古書奇事」外，《酉陽雜俎》的敘事也有取材於唐代

小說者，但有不同的敘事面貌，例如前集卷 14〈諾皋記上〉中婦人踏歌採自沈亞之

的〈異夢錄〉、續集卷 3〈支諾皋下〉崔玄微故事取自鄭還古的《博異記》。22全書記

述其他唐代小說內容的敘事，不在少數，如在續集〈貶誤〉中多見段成式引述《朝

野僉載》所言，可見不能以唐代作為劃分全書是引述或自撰（自紀）的根據。換言

之，即使是唐代的事件，亦有取自典籍者，而非如胡應麟所認為的自撰（自紀）。而

這些敘事實為其他典籍所載，卻未以引述的形式記述的內容，而是被段成式重述而

                                                 
20 清‧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3 冊，頁 1014。 

21 「文昌少客荊州，酉陽，荊之屬，成式豈寓游於此耶？余聞《方輿記》云：『昔秦人隱學於小酉山石

穴中，有所藏書千卷。』梁湘東王尤好聚書，故其賦曰：『訪酉陽之逸典。』或者成式以所著書有異

乎世俗，故取諸『逸典』之義以名之也。」宋‧周登：《酉陽雜俎‧後序》，收入唐‧段成式撰，許

逸民校箋：〈附錄二〉，《酉陽雜俎校箋》，頁 2183。此則話語顯示了《酉陽雜俎》敘述的地域性和取

自逸典的特質，甚至以逸典自居。 

22 唐代小說亦常出現如六朝志怪一事見於不同典籍記載的情形。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六 十 六 期 

 

128 

紀錄。 

由上述可知，《酉陽雜俎》不僅雜錄古書，也雜記當代典籍，除了具名引述的純

粹紀錄外，多與段成式的記述參雜，無論是引為佐證、註記，或是被佐證，因而成

為敘事的一部份，換言之，整則敘事是亦敘亦錄。 

《酉陽雜俎》亦大量記述了傳聞，首先是關於事件來源出於他人者，其中有不

確定來源者，即以「舊說」、「舊言」，或「相傳言」、「相傳云」的方式引述，而可確

定來源者《酉陽雜俎》往往會以「某某言」帶出敘事。 

《酉陽雜俎》以「舊說」、「舊言」等詞語帶出所記內容者如：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

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前集卷 1〈天咫〉）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見者，未周歲而卒。（前

集卷 11〈廣知〉） 

《酉陽雜俎》以「舊言」或「舊說」帶起敘事，殆承襲《博物志》的敘述方式。23但

如同前所舉二例，對於「舊說」或「舊言」所述，段成式往往會以其他典籍所載或

個人見聞回應，以增加、驗證不同於「舊說」或「舊言」所述內容。而「舊說」、「舊

言」的傳聞，很有可能從典籍所出。關於「相傳」、「或言」的敘述方式，與「舊說」、

「舊言」相仿： 

相傳識人星不患瘧，成式親識中，識者悉患瘧。（前集卷 11〈廣知〉） 

或言龍血入地為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

冶，以為琥珀。」（前集卷 11〈廣知〉） 

對於這些傳聞，段成式還是會以個人經驗和典籍所記來檢驗、註明。六朝志怪小說

的撰寫已見引他人之言以傳述故事的情形，唐代小說亦多展現交代故事來源的陳述，

《酉陽雜俎》大抵沿承，但往往以「某某言」具體地交代傳聞之所自，此一敘述遍

見於全書。試舉數例，臚列於下： 

                                                 
23 《博物志》基本上是引述典籍而成，但多不註明出處。僅於卷 10〈雜說下〉出現「舊說云」、「異說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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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顧非熊言（前集卷 11〈廣知〉） 

慈恩寺僧廣升言（前集卷 11〈廣知〉） 

處士鄭賓宇言（前集卷 13〈尸穸〉） 

醫僧行儒說（前集卷 13〈尸穸〉） 

博士丘濡說（前集卷 14〈諾皐記上〉） 

陸紹郎中言（前集卷 15〈諾皐記下〉） 

僧無可言（前集卷 15〈諾皐記下〉、前集卷 17〈廣動植之二〉） 

類似的敘述不勝枚舉，形成《酉陽雜俎》一固定的敘述模式，具體陳述所敘是某一

人物所言，而且還清楚交代身份，建立陳述者與事件之間的關連，例如前集卷 11〈廣

知〉特別說明是慈恩寺僧廣升敘述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事，因而使敘事更具有「徵

實」效果。而書中亦見先敘述事件，再說明是出於某一人物親見，實是「某某言」

的隱藏版敘事。例如前集卷 5〈詭習〉中記述均州百姓養獺捕魚事。最後記述「戶部

郎中李福，親觀之。」以證其事。又前集卷 8〈雷〉末記「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睹

其推案。」證實介休縣數村之人訟百姓為妖的事件。這樣的敘事實為「某某親見」

然後「某某言」，後者則被省略了。前集卷 15〈諾皐記下〉記述舉人孟不疑於昭義驛

站所遇奇事。文末則敘「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具體說明事件得自

「某某言」某當事人的言說，可謂得自聽聞的聽聞，顯示段成式有強烈交代事件來

源的意圖，目的仍然是「徵實」。此具體交代事件來源以「徵實」的敘述意圖，特別

可以在與前集卷 1〈天咫〉有一則關於僧一行的敘事參照中突顯，該則敘及一行以法

術讓北斗七星消失，勸誡唐玄宗大赦天下，玄宗聽從後果然七星復見。文後有「成

式以此事頗怪，然大傳眾口，不得不著之。」之言，顯示段成式質疑這件事，但因

「大傳眾口」不得不記述。段成式此番言語頗為弔詭，表面上意味著因為眾口所傳，

還是記述了所質疑的事件，而更深層的意涵是出自眾口傳言之事，往往不信實，基

此，而反襯出具體得自一人的傳聞，可確證度較高。這一則敘事中段成式的自道，

也顯示了傳聞與段成式企圖所記為信實的緊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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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陽雜俎》中以「某某言」帶起的敘事不勝枚舉，顯示段成式傳達一己所紀

實有憑據。細察全書「某某言」之「某某」常出現同為一人的重複情形，例如多次

引述工部員外郎張周封所言24，續集卷 8〈支動〉、卷 9〈支植〉中多引述李德裕和其

僚屬韋詢所言，根據續集卷 4〈貶誤〉云：「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公幕中」，段氏

曾擔任李德裕浙西幕府從事，又《新唐書‧藝文志》「地理類」著錄張周封《華陽風

俗錄》一卷，下注「字子望，四川節度使李德裕從事，試協律郎。」25周勛初認為段

成式與李德裕前後僚屬多所往來，而認定他們是一個喜奇好異的文人集團。26此外，

全書亦多引述集賢校理張希復所言27，在續集〈寺塔記‧序〉中段成式明言〈寺塔記〉

所記是與集賢院的同事張希復、鄭符同遊長安寺廟的往事，其中多見張希復之跡。

可見《酉陽雜俎》中「某某言」，多為其故舊交遊，只是段成式未於敘事中直接揭露

「某某」與一己的關係。據此也可論斷《酉陽雜俎》的成書與段成式平生交遊密切

相關。28 

《酉陽雜俎》的敘事亦多見段成式現身說法者，往往以「成式」或是「予」涉

入故事的敘述29，即將一己的經驗記述下來，其中以「成式」為指稱的敘事，有一部

分是段成式聽聞自一己的親友部屬者，較接近前述記敘他人聽聞者，不過是以「成

式」指稱聯繫奇異事件經歷人物，致使所述事件更令人信實。30例如前集卷 2〈壺史〉

                                                 
24 如前集卷 8〈雷〉、前集卷 17〈廣動植之二〉〈蟲篇〉、前集卷 19〈廣動植之四〉〈草篇〉等皆見，甚

至前集卷 15〈諾皐記下〉還二度引述。 

25 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頁 1507。 

26 周勛初：〈《酉陽雜俎》考〉，《唐人筆記小說考索》，頁 229。 

27 如前集卷 4〈喜兆〉、前集卷 10〈物異〉、前集卷 16〈廣動植之一〉〈毛篇〉、前集卷 17〈廣動植之

二〉〈蟲篇〉等。 

28 方琳指出「《酉陽雜俎》來源之廣泛與其多元化的交游範圍密不可分，《酉陽雜俎》中涉及與同僚、

文士、僧道、隱逸之人的交游，《酉陽雜俎》中的許多內容，都來自於這些友人的見聞。」見氏著：

《段成式的交游與創作》（瀋陽：遼寧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3），頁 3。 

29 《酉陽雜俎》前集 20 卷中，段成式多以「成式」為敘述者敘述，續集 10 卷中，則多出之以「予」，

從敘事觀點而論，前者為第三人稱，雖敘述的是段成式的自我經驗，卻營造出一客觀的效果，後者

則為第一人稱，更具有主觀的色彩，意味段成式對所述的高度認同，因而易導致讀者的認同。有時

段成式也會省略自我的指稱。如續集〈支動〉有「嘗見衛公先白書上作此『 』字。」明顯省略

了「成式」或「予」。 

30 其實《酉陽雜俎》中，以「某某言」記述的形式，應多是段成式親身聽聞，即實際上是段成式聽「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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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敘述有關邢和璞的種種傳聞，以「或言有草，初未嘗睹」表達將信將疑的態度。

然後引述「成式見山人鄭昉說」有關邢和璞種種神異，以此轉述來肯定邢和璞實為

神人。前集卷 3〈貝編〉中多則引自《大唐西域記》所述，但其中一則專門述及玄奘

至印度取經事，是段成式親身的見聞： 

國初，僧玄奘往五印度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

天，寺中多畫玄奘麻屩及匙筯，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

膜拜焉。 

段成式以親見倭國佛僧談及至中天竺觀看寺中所畫玄奘，還有膜拜的情形，具體呈

現西域尊敬玄奘的情況。這是以親身聽聞他人的敘述。亦有得自親戚和家中僕人者，

例如： 

成式至德坊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家，乃親故也，夜遇雷雨，每電起光中，

見有人頭數十，大如栲栳。（前集卷 8〈雷〉） 

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為街鼓也。（前集卷 8〈夢〉） 

又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群從中有悅鄰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

枕間。」（前集卷 8〈夢〉） 

段成式記述親人經歷見聞的敘事，在《酉陽雜俎》中屢見不鮮。此外，全書亦多見

段成式親身的經歷。例如前集卷 5〈怪術〉記述蜀地費雞師事，敘述「成式長慶初見

之」，進而以自家僕人為例，「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來陳述費雞師為人解災

之神力。 

段成式在記述親身聽聞和經歷時，往往會清楚表明時、地，致使段成式輾轉於

成都、長安、荊州、揚州等地的生平際遇跡象31，則可清晰地於《酉陽雜俎》中浮現。

如前集卷 2〈壺史〉記述蜀地灰袋道士異事，末云：「成式見蜀郡郭采真尊師說也。」

可以明確知道是段成式在蜀地所得的見聞。前集卷 10〈物異〉「壁影」一則記述高郵

縣有一寺入晚可見壁影。文末則言：「成式太和初，揚州見寄客及僧說。」是段成式

                                                 

某言」。 

31 參見方南生：〈段成式年譜〉，收入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頁 30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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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揚州的見聞。這一種從平生經驗或周遭親友門下所得的認知，形成一種不同於取

自典籍記載的知識，而形成段成式對世界認知的新面向。 

段成式以敘述者之姿說明敘事之所自，致使敘事成為實錄。而記述的層次因此

而分明，有出於典籍者，有出於傳聞和親身經歷者，其實出自典籍和傳聞者，也是

段成式閱覽和見聞的紀錄，即《酉陽雜俎》是以段成式為核心，紀述了段成式的閱

讀、見聞、親身經驗所得，而全書往往混雜這幾種來源以記述，形成一種知識的疊

加印證和檢驗的效果。例如前集卷 17〈廣動植物之二〉所記，就是以自己觀察和弟

弟的經歷，以及《金樓子》的記載，去認知世俗對「白色」的禁忌由來已久，並確

有其理： 

白蜂窠，成式修竹里私第，菓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膠土為窠於

庭前簷，大如雞卵，色正白可愛。家弟惡而壞之。其冬，果釁鍾手足。《南史》

言宋明帝惡言白門。《金樓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幃幕變白，以為不祥。

抑知俗忌白久矣。 

段成式記述自我經驗的敘事，常涵括對所述現象的檢驗，形成了知識的建構。在前

集卷 17〈廣動植之二〉的〈蟲篇〉中，多則敘事都是段成式觀察的結果： 

蠮螉，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

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顛當，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秦人所呼。）深如蚓穴，網絲其中，

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

與地一色，並無絲隟可尋也。其形似蜘蛛，（如牆角亂緺中者。）《爾雅》謂

之「王蚨蜴」，《鬼谷子》謂之「蚨母」。秦中兒童對曰：「顛當顛當牢守門，

蠮螉寇汝無處奔。」 

蠅，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為所擾，觸睫隱字，敺不

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

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青者能敗物。

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也。 

異蜂，有蜂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竅及壁鏬中作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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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式常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為蜜也。 

這數則敘事皆顯示段成式對昆蟲觀察入微，進而詳述形態、聲色、習性等，並引述

典籍所載。而觀察的所在是「書齋」，段成式自喻為「書蠧」，與所記昆蟲相映成趣，

同時彰顯段成式一方面自典籍中汲取知識，一方面由生活觀察現象，充分體現出段

成式對於萬物的好奇，進而建構知識的熱忱。由此也可以見出段成式出於對天地間

草木禽魚的認知，記述這些類目建構相關知識，完全是一博物學者的姿態，書寫的

重心是知識而非故事。在前集卷 8〈黥〉中段成式曾言：「成式以君子『恥一物而不

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為深恥』。況相定黥布當王，淫著紅花欲落，刑之

墨屬，布在典冊乎？偶錄所記，寄同志，愁者一展眉頭也。」《酉陽雜俎》適為段成

式「恥一物而不知」信念的具體實踐32，全書充分展現了段成式的知識癖，他不僅記

載大量的知識，同時還存有對事物的好奇心，觀察各種現象，並具科學的精神，反

覆驗證。在〈廣動植物之二〉中記述天牛蟲一則云：「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

此蟲或出於離壁間必雨，成式七度驗之皆應。」段成式對一現象作七度檢驗，便可

知其堅定的實證精神。 

如前所述，段成式博覽泛閱古今典籍，此應是段氏知識建構的基礎，同時他也

廣汲見聞、觀察現象，積累知識，不僅於《酉陽雜俎》中以分門別類的概念，紀錄

這些知識見聞，賦予典籍知識的系統化，甚至以之印證或考證，再度確定所記。前

集卷 9〈盜俠〉記述高唐縣南有鮮卑城，城旁有盜跖冢。進而敘述了齊天保年間土鼓

縣令丁永興於盜跖冢捕捉於此祈祀群賊事。末引「《皇覽》言：『盜跖冢在河東。』

按盜跖死於東陵，此地古名東平陵，疑此近之。」以此事件檢視《皇覽》所記，考

訂了「盜跖冢」的所在。對於親身觀察所得，則操作實驗，以確正辨疑。在續集卷

5〈寺塔記上〉記述常樂坊三階院「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予攜立德行天祠

                                                 
32 劉崇遠《金華子雜編》的一則敘事，則從另一面向來展現段成式對追求知識的強烈自覺。《金華子雜

編》卷上云：「段郎中成式，博學精敏，文章冠於一時，著書甚眾，《酉陽雜俎》最傳於世。牧廬陵

日，常遊山寺，讀一碑文，不識其閒兩字，謂賓客曰：『此碑無用於世矣。成式讀之不過，更何用

乎？』客有以此兩字遍諮字學之眾，實無有識者，方驗郎中之奧古絕倫焉。」南唐‧劉崇遠撰：《金

華子雜編》，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 2840 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2。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六 十 六 期 

 

134 

粉本驗之，無異。」正是段成式實證知識的典型之舉。 

綜上所述，無論是引述典籍、傳聞和一己的生活親身經驗，很明顯地段成式皆

是以記述知識、見聞為書寫目的，故其將一己的撰作為「錄」，然除了完全具體顯示

書名引述典籍的內容，較貼近純粹的紀錄之外，其餘都經過段成式編排書寫的過程，

事實上已經是自撰（自紀）之「敘」了。而段成式以「錄」為自己撰作《酉陽雜俎》

定位，其基本的立場是稟持「實錄」的精神，即所記為實，這與其建構知識的意圖

密切相關。在續集卷 3〈支諾皋下〉記述開元末蔡州上蔡縣李簡借汝陽縣張弘義身體

還陽之事，敘事之末有「時成式三從叔父，攝蔡州司戶，親驗其事。昔扁鵲易魯公

扈、趙嬰齊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寓言矣。」段成式亦

是以自己叔父親自驗證他人借身還陽和之事的真實性，肯定《列子‧湯問篇》記載

扁鵲換心之事，並強調若是從可以驗證的李簡還陽之事為真，便可考證《列子》所

記扁鵲換心就非為「寓言」了。由全篇文本敘事實「敘述宛轉，文辭華豔」，絕非「粗

陳梗概」的敘事，但因為段成式三從叔父的親驗和《列子‧湯問篇》的引述，致使

此則敘事成為真實可以確定的知識，段成式以「錄」自我定位的究義，就是在於「實

錄」，而非考量敘事的編排和修辭的問題。 

然在這些得自親身閱讀、傳聞、經歷的「實錄」中，亦見取材新穎、敘事婉轉

者，如前集卷 2〈玉格〉記述的裴沆再從伯的奇遇故事，因文始「同州司馬裴沆嘗

說」之言，致使全篇成為一奇遇的紀錄。前集卷 12〈語資〉所記周皓向薛平司徒訴

說少年因風流惹禍之往事，敘述委曲，但因文末「有人親見薛司徒說之也」之言，

亦使曲折故事成為傳聞之紀錄。至續集卷 1〈支諾皐上〉亦是將一則如灰姑娘的曲折

敘事，夾雜於始之「南人相傳」末之「成式舊家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洞中人，

多記得南中怪事。」使之成為一傳聞。在《酉陽雜俎》中，甚至出現未見出處純為

虛構杜撰的「寓言」敘事，如前集卷 9〈盜俠〉中的僧俠。一如李劍國對前集〈諾皐

記〉諸篇的評論：「巧為幻設，工於藻繪，自非六朝志怪可比。至盡委曲之韻者亦多，

則儼然傳奇之體。」33可見《酉陽雜俎》中實有不少出於幻設、精於藻繪、極盡委曲，

                                                 
33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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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於傳奇的作品，而明代李雲鵠曾在《酉陽雜俎‧序》特別敘及《酉陽雜俎》的敘

事效果「使讀者忽而解頤，忽而髮衝，忽而目眩神駭，愕眙而不能禁。」34必然與《酉

陽雜俎》近於幻設「寓言」的敘事相關。全書的內容不僅為引述典籍的記載和得自

段成式自身和他人見聞經驗的「實錄」，亦見有近於傳奇的幻設「寓言」。故全書內

容囊括了僅有數言，而無法成為一事件的記述，直到篇幅逶迤、文采和作意俱佳的

敘事。 

經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段成式所言「偶錄記憶」、「偶疏所記」以撰作《酉陽雜

俎》，被胡應麟理解為以唐代為斷限的雜錄古書和自撰（自紀）兩部分，魯迅則擺落

此時代斷限而分疏成「或錄秘書，或敘異事」。而全書敘事大量引述各個時代的典籍，

並記述一己的見聞和自身的經歷、觀察，以「實錄」為撰作目的，是段成式屢屢以

「錄」自我界定撰述的主要原因，而與敘述的文體風格無關。故不能以魯迅所提「傳

錄舛訛」的「志怪」來理解段成式所謂的「錄」，進而界定《酉陽雜俎》全書為志怪

小說。而從敘事文體上著眼，《酉陽雜俎》也出現敘述逶迤之作，符合魯迅對「傳奇」

的定義。因此魯迅所揭示的《酉陽雜俎》或錄或敘的敘述特質，致使全書跨越了其

所界定的「志怪」和「傳奇」。 

（二）分類敘述 

魯迅認為《酉陽雜俎》是「以類相聚」的形式書寫的，所以「有如類書」，這樣

的形式承衍自張華的《博物志》，但卻是唐代的「獨創之作」。六朝志怪小說集幾皆

已不存，就今所輯軼的面目，可以見出有依據地理方位記述者，如《神異經》；有的

則根據年代記述，如《拾遺記》；《博物志》雖屬於地理博物志怪書，但不以方位為

主，或是依據撮取典籍記載35，或依據「類別」纂集舊書所載內容。今見通行本全書

分 10 卷 39 類目。36全書雖偏重異物方術，但博雜廣載，分類甚細。而干寶的《搜神

                                                 
34 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附錄二版本序跋〉，《酉陽雜俎校箋》，頁 2189。 

35 李劍國指出《博物志》除少數為自紀近世見聞外，大都錄自春秋戰國秦漢古書，可考者約有四十種

左右。見氏著：《唐前志怪小說史》，頁 323。 

36 卷 1 分〈地理略〉、〈地〉、〈山〉、〈水〉、〈山水總論〉、〈五方人民〉、〈物產〉7 目，卷 2 分〈外國〉、

〈異人〉、〈異俗〉、〈異產〉4 目，卷 3 分〈異獸〉、〈異鳥〉、〈異蟲〉、〈異魚〉、〈異草木〉5 目，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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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也呈現按記述題材類別而編纂的趨勢，甚至還出現了在專記某一類內容之前的

綜述，非常類似序言。據李劍國考證諸書，得知《搜神記》原分為「神化」、「感應」、

「妖怪」、「變化」諸篇敘事37，體現的正是分類的概念，書中對「妖怪」、「變化」的

議論，可謂為〈妖怪篇〉、〈變化篇〉的序。 

段成式的《酉陽雜俎》承繼了《博物志》、《搜神記》，以類敘事的形式，但是類

別和內容上擴大了許多，前集 20 卷，分為 30 種類目，續集 10 卷，分為 6 種類目，

總共分為 36 類目，在形製上雖然看起來與《博物志》大致相似，都是分類敘述，但

就以前集卷 16 至 19 的〈廣動植之一〉到〈廣動植之四〉來說，將動植物的特性作

更詳細的區分，例如〈羽篇〉、〈毛篇〉、〈麟介篇〉、〈蟲篇〉、〈木篇〉、〈草篇〉等，

且在每一篇中再列述相關種類的動植物，由此已見出類目的層次，而此分類特色與

《太平廣記》以不同層次的類目劃分記述更為相近。此顯示了《酉陽雜俎》類目實

多於《博物志》且有大小類的層次概念。而對較多同一類的內容用「上、中、下」，

如〈諾皐記上〉、〈諾皐記下〉，〈支諾皐上〉、〈支諾皐中〉、〈支諾皐下〉，〈寺塔記上〉、

〈寺塔記下〉，〈支植上〉、〈支植下〉；或「一、二、三、四」如〈廣動植之一〉到〈廣

動植之四〉等的分述，則是同一類別敘事內容豐富的彰顯。至於續集「支諾皐」、「支

植」與前集「諾皐記」、「廣動植」的呼應，形成分支的概念38，更可見其分類的系統

化。39 

《酉陽雜俎》分類編目不僅是量的增加，更是分類概念的精進，已達作為類書

的《太平廣記》的分類水準。而如此眾多類別，內容自是「無所不有」，事實上前人

                                                 

分〈物性〉、〈物理〉、〈物類〉、〈藥物〉、〈藥論〉、〈食忌〉、〈藥術〉、〈戲術〉8 目，卷 5 分〈方士〉、

〈服食〉、〈辨方士〉3 目，卷 6〈人名考〉、〈文籍考〉、〈地理考〉、〈典禮考〉、〈樂考〉、〈服飾考〉、

〈器名考〉、〈物名考〉8 目，卷 7〈異聞〉，卷 8〈史補〉，卷 9〈雜說上〉，卷 10〈雜說下〉，皆各僅

分 1 目。 

37 參見晉‧干寶撰，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38 此以「支」作為「分支」概念組構著述系統，也影響及《夷堅志》。〈夷堅支甲序〉云：「又以段柯古

《雜俎》謂其類相從四支，如支諾皐、支動、支植，體尤堀奇，於是名此志曰支甲，是於前志附庸，

故降殺為十卷。」宋‧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 711。 

39 楊義認為《酉陽雜俎》具有「以類相從的嚴整性和多類互補的放射性。」見氏著：《中國古典小說史

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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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意到《酉陽雜俎》內容多樣繁複，無奇不有的情形。明代李雲鵠曾為《酉陽雜

俎》作序云：「無所不有，無所不異。」40明代毛晉亦在《津逮秘書》本《酉陽雜俎》

前集的跋中云：「此錄二十卷，天上天下，方內方外，無所不有。」41僅對前集 20 卷

的內容，就作此評論，若再加上續集所述，《酉陽雜俎》的內容更是無以復加地廣袤。 

雖然周勛初曾指出《酉陽雜俎》中常徵引前代類書中的文字，如《皇覽》、《百

家》、《廣志》等珍貴類書42，可見其分類敘事的書寫模式，必然也與閱讀前代類書有

關，大量引述典籍實亦為導致全書內容豐贍的原因。然全書如此眾多的類別內容，

不僅出於段成式引述典籍，還得自聽聞和親身體驗生活的結果。《酉陽雜俎》在某些

類別前出現如同序文的綜論性說明，包括前集卷 14〈諾皐記上〉、前集卷 16〈廣動

植之一〉、續集卷 5〈寺塔記上〉、續集卷 7〈金剛經鳩異〉等篇，說明中清楚表明所

述內容與段成式個人生命經驗息息相關。〈諾皐記〉如前所述是段成式閱覽歷代怪書

的疏記，由此也可延伸理解續集〈支諾皐〉的書寫，至於〈廣動植〉之成篇，則是： 

成式以天地間，造化所產，突而旋成形者，樊然矣，故《山海經》、《爾雅》

所不能究。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禽魚，未列經史，或經史已載，事未悉者，

或接諸耳目，簡編所無者，作〈廣動植〉，冀掊土培丘陵之學也。 

典籍和耳目經驗致使段成式完成〈廣動植〉的書寫，展現了建構知識的企圖，而續

集的〈支動〉、〈支植〉之成立，亦可同觀。〈寺塔記上〉的第一則事實上是〈寺塔記〉

的「序」，清楚交代了記述〈寺塔記〉的原委：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與張君希復善繼同官秘丘，鄭君符夢復連職仙署。會暇

日，遊大興善寺。因問《兩京新記》及《游目記》，多所遺略。乃約一旬尋兩

街寺，以街東興善為首，二記所不具，則別錄之。遊及慈恩，初知官將並寺，

僧眾草草，乃泛問一二上人及記塔下畫跡，遊於此遂絕。後三年，予職於京

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歸京，在外六甲子，所留書籍，揃壞居半，於故簡

中，覩與二亡友遊寺，瀝血淚交，當時造適樂事，邈不可追。復方刊整，纔

                                                 
40 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附錄二版本序跋〉，《酉陽雜俎校箋》，頁 2189。 

41 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附錄二版本序跋〉，《酉陽雜俎校箋》，頁 2192。 

42 周勛初：〈《酉陽雜俎》考〉，《唐人筆記小說考索》，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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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續穿蠹，然十亡五六矣。次成兩卷，傳諸釋子。東牟人段成式柯古。 

由序言可知是段成式追憶與張希復、鄭符曾遊長安大興善寺，見《兩京新記》和《游

目記》對該寺的記述，多所遺略，遂「約一旬尋兩街寺」以補記兩記對長安寺廟不

足之處的往事，整理當時遊歷所錄。可知〈寺塔記〉更接近個人生命經驗，試圖以

書寫作為追憶，追憶因會昌法難而停止的長安寺廟之遊和同遊者的情誼。〈金剛經鳩

異〉的序文，以可觀的篇幅陳述段成式父親因念《金剛經》而避劉闢之構陷的過程，

而發此言論： 

先君受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事孔著。成式近觀晉、宋以來，時人咸著傳記

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講解有唐已來《金剛經靈驗記》三卷，成式當奉先命

受持講解。太和二年，於揚州僧栖簡處，聽《平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荊

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一遍。開成元年，於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

疏》一遍。復日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盡形流通，摭拾遺逸，以備闕佛事，

號〈金剛經鳩異〉。 

段成式因其父受持《金剛經》而發生諸多徵應事蹟，又讀到晉宋以來很多受持《金

剛經》顯靈傳記，於一己之學習、唸誦《金剛經》後，摭拾有關《金剛經》遺逸的

徵驗事蹟而完成〈金剛經鳩異〉。在此背景揭示下，前集卷 3〈貝編〉的出現也可以

理解。此外，從後周王仁裕《玉堂閒話》所記段成式好畋獵之事而觀43，則可以理解

續集〈肉攫部〉一類的出現。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全書多是以段成式的見聞和經歷為核心所作的分類敘述。

而類別指涉範疇也甚為廣泛。《酉陽雜俎》所分 36 類目，大抵可以歸於志怪小說傳

統延續的宗教、徵兆、異物、法術、神鬼、變化、奇俗、異境、禁忌、天文、地理

等題材外，前集卷 1〈忠志〉、〈禮異〉，卷 9〈盜俠〉，卷 12〈語資〉，續集卷 4〈貶

誤〉都無法納於志怪小說的範疇。尤其其中〈忠志〉、〈語資〉，儼然有《世說新語》

                                                 
43 《太平廣記》卷 197 引《玉堂閒話》：「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嘗患之，復以年長，不加面斥其過，

而請從事言之。幕客遂同詣學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遜謝而已。翌日，復獵於郊原，鷹犬倍多，

既而諸從事各送兔一雙，其書中徵引典故，無一事重疊者，從事輩愕然，多其曉其故實，於是齊詣

文昌，各以書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藝文該贍。」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 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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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言語〉等篇的影子44，換言之，《酉陽雜俎》具有魯迅所謂的「志人小說」

的色彩。而〈盜俠〉中所載故事的「傳奇」特質，前文已述。因此從《酉陽雜俎》

所分類別指涉的內容考量，也顯示出其於志怪∕志人∕傳奇小說次文類的跨越。  

又值得一提的是，前集卷 16〈廣動植之一〉除了以「序」說明撰作「廣動植」

的因由之外，還有一〈總敘〉45，對於「廣動植」所記述動植物作一綜合性的介紹，

連篇羅列簡述將於各分篇所記述的動植物，而以下各篇則依動植物的物種再作細分，

如〈羽篇〉、〈毛篇〉等依序敘述。這樣分類列述，不僅具有現代科學分類的精神，

由大類到小類，將物種的同異關係清楚呈現，並形成了敘述上的多層次「獺祭」形

式，此敘述形式在「廣動植」的四篇最為典型，但在其他篇的敘事亦可見，例如前

集卷 1〈忠志〉一則羅列安祿山受寵獲賜之品目；卷 2〈玉格〉中區分「仙藥」、「藥

草異號」、「圖籍」等來列述；卷 3〈貝編〉中則見列述各種地獄及其景況，以及列述

二十八宿的形狀、姓氏、屬性、祭祀之物等情形。如此廣涵各種類別且多層次的分

類列述的敘述方式，正是《酉陽雜俎》的「雜俎」之雜多陳列意涵的具象化。而這

種敘述方式不僅形象化且具空間感。 

然細察此經由分類列述所形成具形象化和空間感敘事，還可以從另一面向觀察。

在前節討論《酉陽雜俎》的「或錄或敘」的記述時，全書敘事多與段成式生活經驗

交涉，明確交代地點的敘事，如涉及長安、荊州、蜀地等各地的人事物，實出於段

成式生平實際的遊歷，《酉陽雜俎》也因此具有了地理志特性。而其中〈寺塔記〉是

段成式遊歷長安寺塔的記述，雖為分類敘述的一類，細究其敘事，實質上是依循著

                                                 
44 楊義曾指出〈語資〉所記：「玄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嘗夏中揮汗鞔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

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行文於談言微中處頗得《世說新語》文體的妙處。同時他還提挈

〈語資〉中有不少饒富趣味的掌故小說，如今人熟悉的「腹稿」、「泰山」之說。見氏著：《中國古典

小說史論》，頁 205、214-215。 

45 「總敘」二字原為前集〈廣動植之一〉第二條敘事的開端語，並非為篇名。許逸民認為「今按第二

條與第三條，洋洋數十百言，麟介、蟲鳥、草木之屬，無所不包，且多著眼於怪異，罕言其物性生

態，與本卷後半〈羽篇〉、〈毛篇〉，文字頗不相類。初時以為此處或有錯簡，後始悟出，所謂『總敘』

者，總說之義也。原來此兩大條實為以下〈廣動植〉四篇之概論，本當自為章節纔是。故今視『總

敘』二字為篇名，以之與〈羽篇〉、〈毛篇〉並列。」見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

頁 1102-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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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不同的寺廟地理空間來敘述。〈寺塔記〉以寺廟空間為敘事主體，兼及相關事件，

尤其與宗教有關的神異事件，以地理承載故事，令人思及北魏楊衒之撰作的《洛陽

伽藍記》46，故毛晉於《津逮秘書》本《酉陽雜俎》續集的跋中云： 

〈寺塔記〉載長安兩街梵剎，徵釋門事甚委，更著壁障繪畫，而不及土木之

宏麗。蓋以文皇帝掃靖一處煙塵，便建一伽藍為功德，其輦轂之下，已有燕

許諸公立金石而表彰之，柯古不作贅疣也。若與楊衒之對案，西京東都，各

自生面。47 

毛晉在此已經觸及了〈寺塔記〉的敘述特色，區別了《酉陽雜俎》與《洛陽迦藍記》

對寺廟記述的不同，認為〈寺塔記〉並不記述寺廟本身的建築，而著重在每一寺廟

所發生的佛教信仰的事件，更點明段成式對於寺塔壁畫的注重，在〈寺塔記〉記述

的諸寺廟中，屢屢敘及吳道子及其弟子，以及閻立德、韓幹、皇甫軫等人的壁畫、

門畫。如敘述平康坊菩薩寺時云：「食堂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偈

是吳自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

極力傳達畫作的生動傳神，輝映著寺廟的靈異氛圍。〈寺塔記〉另一令人矚目的敘述

則是段成式以標目的方式，將三人遊歷寺廟的創作載記下來，例如敘述大興善寺時，

分別以「辭」、「蛤像連二十字絕句」、「聖柱連句」、「語」等標目來列述三人和其他

上人的詩作和對語。為唐代小說另類的「詩筆」現象。甚至在記述常樂坊趙景公寺

時，還以「辭吳畫連句」為題，記錄下段成式自己、張希復、鄭君符三人為吳道玄

在趙景公寺南中三門裡東壁和西中三門裡門南的畫所賦詩歌，而如此綰合著詩、畫

的敘事，則形成了一種非常特殊的寺廟書寫。而更值得玩味的是，段成式記述遊覽

長安不同的寺廟，而導致書寫具有了空間性質的意義，同時也出現見於其他類目篇

章中的羅列形式，以記述關於各寺廟段成式等人所作連句、對語等，則復為「獺祭」

                                                 
46 根據許逸民的考證，《酉陽雜俎》中多有出自《洛陽伽藍記》的記載者，如前集卷 6〈樂〉記述魏高

陽王美人徐月華彈箜篌、僧超善吹笳，前集卷 8〈夢〉所記魏楊元慎解夢事等。參見唐‧段成式撰，

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頁 553、555、666、668。《酉陽雜俎》書寫〈寺塔記〉，應有受到《洛

陽伽藍記》的影響。 

47 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附錄二版本序跋〉，《酉陽雜俎校箋》，頁 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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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敘述。 

魯迅認為《酉陽雜俎》「以類相聚」的敘述為唐代小說所獨創，李宗為亦主張《酉

陽雜俎》開創唐代「雜俎」之體。這些觀點的提出，必然引起唐代是否有近似《酉

陽雜俎》作品的議題，魯迅在談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之後，有一段敘述： 

成式能詩，幽澀繁縟如他著述，時有祁人溫庭筠字飛卿，河內李商隱字義山，

亦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溫庭筠亦有小說三卷曰《乾𦠆子》，遺文見

於《廣記》，僅錄事略，簡率無可觀，與其詩賦之豔麗者不類。李於小說無聞，

今有《義山雜纂》一卷，《新唐志》不著錄，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

一）以為商隱作，書皆集俚俗常談鄙事，以類相從，雖止於瑣綴，而頗亦穿

世務之幽隱，蓋不特聊資笑噱而已。48 

「三十六體」的說法來自《舊唐書‧李商隱傳》49，主要是針對段成式、溫庭筠、李

商隱共同形塑的詩之風格而言，但段成式與溫、李不同，反而以小說傳世，今可見

的詩歌僅存三十幾首。若從三人的小說撰作來思考，溫庭筠有《乾𦠆子》之作，由

今輯軼的內容，程毅中認為《乾𦠆子》「是一部兼有志人、志怪和雜記瑣事的小說集，

它帶有綜合性，和《酉陽雜俎》有些相似的地方。」50雖然《乾𦠆子》無法得見原書，

判斷是否同樣也是「以類相聚」的記述方式，不過也可從佚文中得見其與《酉陽雜

俎》近似的博雜內容特色。事實上，段成式和溫庭筠曾互相唱和，編成《漢上題襟

集》。《金華子》卷上記述段成式牧盧陵時與溫庭筠贈物往復徵事為文之事。其云：

「時溫博士庭筠方謫尉隨縣，廉帥徐太師商留為從事，與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學相

通，常送墨一鋌與飛卿，往復致謝，遞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51又胡應麟在《少

室山房筆叢‧華陽博議下》提到六朝文人的「徵事」、「策事」，「徵事」即文人「共

舉一物，各疏見聞，多者為勝」，他還特別述及「六朝策事，唐、宋校士悉其遺風，

惟徵事絕不復覩，僅段成式、溫庭筠以一物傳簡往來，遂成卷軸。又段嘗出獵，得

                                                 
48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頁 81。 

49 《舊唐書》卷 190〈李商隱傳〉：「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為誄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

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見後晉‧劉昫等著：《舊唐書》，頁 5078。 

50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頁 254。 

51 南唐‧劉崇遠撰：《金華子雜編》，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 2840 冊，頁 3。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六 十 六 期 

 

142 

兔數十頭，遺父僚屬，每頭疏事若干其下，比僚屬傳覩，無一重者。」52由上述可知，

段、溫之間在撰作上的緊密關係，尤其「以一物傳簡往來」的「徵事」，完全是類書

的撰作方式。53而關於《乾𦠆子》的命名，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言：「序謂語怪以

悅賓，無異𦠆味之適口，故以『乾𦠆』命篇」54，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記載

了：「序言：不爵不觥，非庖非炙，能悅眾心，聊甘眾口，庶乎乾𦠆之義。」55胡應

麟於《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上》提出「乾𦠆」與「雜俎」的命義相同觀點。56段

成式和溫庭筠在小說創作上的相映，由此又可得證。王國良認為《乾𦠆子》「無論在

編輯方法上，或者由內容到形式，它都與段成式《酉陽雜俎》非常類似，……連書

名都同樣新鮮而特別」。57 

至於魯迅所舉的《義山雜纂》無法確定為李商隱所作，但其「以類相聚」的記

述方式，著實與《酉陽雜俎》相似，而「雜纂」與「雜俎」都緊扣「雜」字著意，

不過後者是以「滋味」為「纂作」之喻。由以上所述，三人「三十六體」的詩風，

似乎還共同形成了「雜俎體」的小說撰作，可惜《乾𦠆子》殘存，而《義山雜纂》

真偽莫辨，無法形成確論。而檢視唐五代的小說集，如孟啟《本事詩》、劉肅《大唐

新語》、杜光庭《錄異記》、王定保《唐摭言》，也出現了「以類相從」的書寫，但在

內容上有特定的主題，故並未似《酉陽雜俎》如此博雜。 

《酉陽雜俎》以分類的方式進行敘述，類別區分精細且層次有別，且在記述時，

往往出之羅列的「獺祭」形式，因而與全書依循段成式遊歷所記形成近似地理志的

                                                 
52 明‧胡應麟著：《少室山房筆叢》，頁 401。胡應麟所說段成式出獵得兔疏事之事，實出於《玉堂閒

話》所記。 

53 段成式撰作《酉陽雜俎》就是一種以物徵事的方式，凡涉及某一事、物、人、地都廣集相關資料列

述。而更具體而微的例子，就是在撰作〈寺塔記〉時，段成式陳述與諸人的「事徵」書寫，例如在

書寫由高力士宅捨為翊善坊保壽寺時，段成式便記敘了與張希復與鄭符的「事徵（高力士）」之作，

凡與高力士有關的訊息，以此方式呈現。 

54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568。 

55 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校點：《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320。 

56 明‧胡應麟著：《少室山房筆叢》，頁 352。 

57 王國良：〈《乾𦠆子》研究〉，收入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等主編：《唐代文學研究》第 6 輯（桂林：廣西

師範大學，1996），頁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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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相互輝映，共同形成書寫的空間性。全書中若干類別有近似「序」的文字說

明該類別設立的原因、所記內容和目的，從而也揭示出全書所分類別多與段成式生

活經驗相關的事實。而全書分類眾多，顯示內容博雜，而囊括了魯迅所界定的志怪、

志人、傳奇所記，而具有小說次文類的跨越性。無論從分類記述的形式到內容，都

如段成式所自命名的「雜俎」，而此「雜俎」體的小說撰作，似乎也在與段成式在撰

作上唱和的溫庭筠和李商隱所撰作的小說集得到體現。 

四、結語 

從前述對《酉陽雜俎》的敘事探究，得知段成式出於對事物認知的興趣，廣汲

典籍記載、見聞和親身經歷，以「或錄或敘」和「分類敘述」的方式，著成全書，

不僅在敘述文體上跨越了魯迅所界分的志怪、志人和傳奇小說等次文類，同時具有

類書的形式，在內容上無所不包、無所不有。 

從全書「或敘或錄」的敘述特質來思考，基本上符應了魯迅對《四庫全書》所

分「敘述雜事」、「紀錄異聞」、「綴輯瑣語」的三派小說流別之後二者「第析敘事有

條貫者為異聞」和「抄錄細碎者為瑣語」的界定58，而《四庫全書》僅將《酉陽雜俎》

歸屬於「綴輯瑣語」一類，事實上這樣的歸屬實無法表述《酉陽雜俎》的敘事實貌。 

復由《酉陽雜俎》所述的類目內容考量，以唐《國史補‧序》所述：「言報應，

敘鬼神，徵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

助談笑，則書之。」59為參照，《酉陽雜俎》則囊括了《國史補》「所去之」、「所書之」

的所有內容。若據胡應麟對小說的分類而觀60，《酉陽雜俎》基本上是「志怪」一類，

                                                 
58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頁 12。 

59 唐‧李肇撰，曹中孚校點：《國史補》，《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58。 

60 「小說家一類又自分數種，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一曰傳奇，〈飛

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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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若干文本近似「傳奇」，至於「雜錄」、「叢談」、「辨訂」、「箴規」各類的敘事，

亦可見於全書。可見《酉陽雜俎》所記內容亦見可歸屬《四庫全書》所列「敘述雜

事」一類者，故許逸民認為《酉陽雜俎》不宜留在「綴輯瑣語」的小說類別，甚至

應脫離小說家類，進入子部雜家一類。61程毅中實已更詳細辨析《酉陽雜俎》按類分

篇，如同《淮南子》、《博物志》的體例，應該循《隋書‧經籍志》的成例，列入雜

家。62周勛初則分析《酉陽雜俎》中各卷內容，分別指出其敘事方式近於《隋唐嘉話》、

《國史補》、《兩京新記》、《嶺表錄異》、《資瑕集》、《李氏刊物》、《前定錄》、《傳奇》，

而這些作品被《新唐書》歸於史部「傳記」、「雜史」、「地理」等類與子部「小說」

類，《酉陽雜俎》兼有數者之長，而又形成一種新的體裁。63如此一來，《酉陽雜俎》

不僅兼具有胡應麟所分小說之六類和《四庫全書》所分三派小說流別的敘述形式和

內容，還跨越了子、史二部。正如程毅中所述，全書在內容上，天文地理、道經釋

典、怪力亂神、草木蟲魚，無所不包，如同一部百科辭典式的小類書。64基於以上的

討論，完全可以理解魯迅如此難以「志怪」、「傳奇」將《酉陽雜俎》歸類的原因。65

全書所記既涵括了胡應麟所分的六類小說、也不能被《四庫全書》所列小說三流派

所範限，還超出子部小說家類，可歸於子部雜家類，甚至跨越了子、史二部。據此，

回扣到段成式《酉陽雜俎‧序》以各種食物滋味思考所著的意涵，命名為「雜俎」，

「雜」自然意味與經、史、子之明確性的區別。66若回到小說本位，這樣的一本著作，

                                                 

一曰叢談，《容齋》、《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一曰辨訂，《鼠璞》、《雞肋》、《資暇》、

《辮疑》之類是也；一曰箴規，《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是也。」明‧胡應麟著：《少

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少室山房筆叢》，頁 282。 

61 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前言〉，《酉陽雜俎校箋》，頁 1。 

62 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序〉，《酉陽雜俎校箋》，頁 1。 

63 周勛初：《唐人筆記小說考索》，頁 224-225。 

64 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序〉，《酉陽雜俎校箋》，頁 1。 

65 李劍國以「志怪傳奇雜事集」界定之。見氏著：《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增訂本》，頁 942。也難以

包括全書之內容。 

66 李卓穎認為段成式在「俎」前加了「雜」字，指出全書不像經、史、子等可以有明確的歸別。見氏

著：《分類、疆界與身份：《酉陽雜俎》與東漢到唐代目錄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

士論文，1994），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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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另立「雜俎」一類了。67而由全書分類列述所形成有層次的紛然陳列的形象感而

觀，適充分體現「雜俎」之意象。在魯迅小說史的脈絡下思考，《酉陽雜俎》已跨越

了志怪∕志人∕傳奇等小說的次文類，魯迅將之與唐代「傳奇」一類的小說集區別，

將之歸於段成式自命的「雜俎」一類，實有其理。 

  

                                                 
67 程毅中指出《酉陽雜俎》兼備了小說的各體，只能稱之為「雜俎」。見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

〈《酉陽雜俎校箋》序〉，《酉陽雜俎校箋》，頁 1。許逸民亦主張要將《酉陽雜俎》留在子部小說類，

應該獨設一兼備小說諸體的「雜俎」屬類。見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前言〉，《酉陽雜俎校箋》，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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